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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敦煌遗书 《碁经》 在中国围棋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它是世界上唯一记载中国最古老的

棋艺的文本， 对它的弈棋制度和棋法进行研究， 揭示它在文化史、 思想史、 民俗史发展中所起的广泛

作用， 进而探讨它对自古以来围棋论著的影响， 应该是当前学术界所关注的新课题。

关键词： 碁经　 敦煌遗书　 围棋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０３４－１３

围棋起源于我国， 约有五千年的历史， 据传围棋由尧舜发明， 在古代几成定论。 国

外棋界也深信不疑。 《大英百科全书》 《美国百科全书》 分别记载围棋于公元前 ２３００ 年

由中国发明， 这大约是尧舜在位的时间。 但从种种迹象表明， 尧舜造围棋仅为传说， 并

无有力的证据。 从词源学的角度讲， 围棋之说起于西汉， 刘安 《淮南子》 有 “围棋击

剑， 亦皆自然” 的说法。 先秦文献中无 “围棋” 一词。 围棋一般称为 “弈”。 许慎

《说文解字》： “弈， 围棋也。 从廾， 亦声。”①孔子在 《论语·阳货》 中提到围棋： “子
曰： ‘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 难矣哉。 不有博弈者乎， 为之， 犹贤乎已。’ ”②这说明当

时社会已开始出现有闲阶层， 他们有闲暇时间从事求 “温饱” 之外的博弈活动， 局影

称声， 代代不绝。 而孔子的目的在于对人们的闲暇生活提出了正确的引导。 围棋自东汉

开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并从 “道” 的角度确立了围棋的意义。 东汉李尤 （４４－１２６）
著有 《围棋铭》， 班固著有 《弈著》， 肯定了围棋的正面意义， 并给当事人提供了一种

精神超越之径。 这时期围棋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 首先确立了围棋作为 “戏” 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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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价值， 其次是将围棋纳入 “艺” 的范畴。
据文献东汉 《孙子算经》 已有 “今有棋局方一十九道” 的记载。 直至魏晋南北朝

后这种纵横 １９ 道的棋盘才被确定。 １９ 路棋盘显然比较科学， 主要是他的取势、 取地比

较均衡。 棋子最初取于石子， 三国时才出现了木制围棋子， 魏晋时才有贵重原料磨制的

棋子， 如玉质、 玛瑙等。 围棋围杀争胜的弈戏方式古今不变， 棋盘的范围却经历了一个

在发展中取定的过程。 现行棋盘纵横各 １９ 路， 而考古出土文物中， 我们可以发现不少

的例外。 １９７７ 年， 在内蒙辽代古墓出土的棋盘， 纵横各 １３ 道。 １９７１ 年发掘湖南湘阴唐

墓， 棋盘纵横为 １５ 道。 １９５２ 年在河北望都汉墓出土的石刻棋盘， 纵横 １７ 道。 １９７２ 年，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 １８７ 号墓中出土的棋盘也是 １７ 道。 １９５９ 年河南安阳出土的隋代瓷

器盘， 棋局是 １９ 道。
魏晋人士把足以引起人的精神愉悦的活动都称为 “戏”。 琴、 棋、 书、 画成了当时

人们人生之乐的重要内容。 尤其是围棋这种游戏意思凸显了人的生命意识和自由意识的

觉醒。 所谓魏晋风度， 正是这一意识的体现。 而围棋， 被称为 “手谈” “坐隐” “忘
忧” “烂柯”， 在某种程度上， 也就成了魏晋人士精神存在的一种方式， 同时也折射了

这个时代的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魏晋以来， 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围棋的发展。 曹

操、 曹丕、 司马炎， 都是好弈之人。 齐梁时， 又确立了皇家品棋制度。 梁武帝萧衍曾举

行过多次品棋活动。 品棋制度的一方面与当时品第人物、 按品授官的文官选拔制度有

关， 又是士大夫品藻风气使然。 《棋品》 三卷就是在这时编著出来的。 魏晋时， 还拿

“诗” 与 “博弈” 相比： “昔九品论人， 七略裁士， 校以宾实， 诚多未值。 至若诗之为

技， 较尔可知， 以类推之， 殆均博弈。”① 论诗之 “技”， 可以 “博弈” 之较技推之。
反过来， 论弈也可用诗乐的审美标准， 沈约 《棋品序》 云： “弈之时义， 大矣哉！ 体希

微之趣， 含奇正之情； 静则合道， 动必合变。 若夫人神造极之灵， 经武纬文之德， 故可

与和乐等妙， 上艺齐工。”② 尤其到了六朝时期， 棋谱、 棋势等专业著作出现， 形成了

我国围棋发展史的又一高峰。
到了唐代， 围棋则正式被纳入琴棋书画 “四艺” 之一。 当时围棋成了衡量一个人

艺术才能和人生修养的重要方面， 它在提高围棋地位的同时， 客观上也就影响到整个社

会风气和文化价值取向。 唐代帝王玄宗还创立了翰林棋待诏制度。 棋待诏的出现， 成为

围棋之 “艺” 走向专业化、 职业化的一种标志。 在社会上成为民众普遍流行的一种时尚、
一种生活方式， 尤其是在文人士大夫中， 几乎都会下棋， 当时围棋成了一种高雅艺术。

宋代， 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 历代皇帝对围棋的大力提倡， 加上宋代的都市取得很

大发展， 居住在都市的市民阶层， 生活稳定， 闲暇时间较多， 瓦舍勾栏、 茶楼酒肆等，
成为市民阶层经常光顾之地。 娱乐、 休闲、 竞技， 成了都市生活的一种时尚， 尤其是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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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获得了广泛的普及。 当时社会上还出现了以棋谋生的棋师、 门客、 棋工。 还出现了由

张拟撰写的 《棋经十三篇》 这部经典， 其影响一直流传至今。
明清是古代围棋发展的最高峰。 国手辈出， 棋艺理论， 著作亦蔚为大观。 当时围棋

被看作 “雅玩”， 是一种 “玩物”， 但它从未建立过完备的竞赛体制， 而以争胜负为目

的的竞技围棋被完全艺术化、 伦理化。 直到 ２０ 世纪中叶， 古老的围棋之 “艺” 回归到

它的本来状态； 竞技， 并建立了完备的竞争机制。 弈之为艺与弈之为技， 也逐渐被赋予

了新的文化内涵。 围棋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它的基本规则简单， 却变化繁复， 探索

的容量几无止尽。 古人对它特别青睐， 倾注了罕见的热情。 人们除了推求围棋本身的棋

理外， 还将围棋与天道、 人事、 哲理、 艺术、 体育等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联系起来， 并

产生了深邃的反响。
围棋也是技， 也是戏， 是艺， 是道。 技、 戏、 艺， 是围棋存在方式， 而道， 则往往

构成了围棋之存在的最终依据。 古人常说： “弈之为言， 易也。”① “弈之为道” ②成了历

代棋论对围棋是艺、 戏、 技、 道的最常见的表述。 围棋之道， 多偏重于人事； 道家之

道， 则更多地体现为天地自然之道。 因此， 儒家多强调 “以艺載道”， “艺” 是 “道”
的载体， 是体现 “道”、 实现 “道” 的一种技术手段， 是 “道本技末” 的观念。 就围

棋而言， 它不过是一种 “艺”， 这 “艺” 又有 “技” 与 “道” 两个层面。 就 “技” 而

言， 只是用来争胜负的， 为了取胜， 它有一套具体的走法、 战术。 而当棋到了一种境

界， 它又与艺术境界、 道的境界相通， 所谓技近乎道， 棋又不仅仅是胜负之物了。 其

实， 围棋作为一种争胜之物， 本质上更与兵家之道相合。 棋盘上要取胜， 也难免常常要

用 “巧诈” 之道。 敦煌写本 《碁经》 谓 “不以实心为善， 还须巧诈为能”， “又棋之

体， 专任权变”， 可谓深得围棋之精髓。
围棋在古人眼里一直解释是关于 “天” 的观念。 梁武帝 《围棋赋》 称： “围奁象

天， 方局法地。”③ 敦煌文献 Ｓ􀆰 ５５７４ 《碁经》 说得更为清楚： “碁子圆以法天， 碁局方

以类地。” “棋卜” 是当时的一种通 “天” 之术， 它可以在类似围棋盘的盘子上布子作

卦， 其实与较技争胜的围棋关系不大。 古人把围棋与天地之道联系起来， 更多走的不是

方术之类的技术型路子， 而是偏重于 “虚” 的一面， 所谓棋虽小道， 又通天于天地之

大道。 这里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文献是 《周易》。 它是一部究 “天人之际” 的思想哲学著

作， 是作为形而下之 “术” 与形而上之 “道” 的完美结合， 它应该是诸子百家学术思

想及各类方术之源头， 是儒家群经之首。 围棋也从 《周易》 中去寻找依据， 开了以易

解棋的先河。 围棋与阴阳、 八卦、 天文相通， 预知天地万物之变化， 方寸棋枰也就具有

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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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敦煌遗书 《碁经》 的论证

敦煌文献 《碁经》 的发现是中国围棋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项重大收获。 它是

现今世界上唯一记载中国最古老的棋艺的文本之一。 １９００ 年藏经洞发现后， 敦煌 《碁
经》 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盗走。 直到 １９３３ 年原清华大学历史系张荫麟教授在伦敦大

英博物馆得见于 《碁经》 的手抄写本， 并抄录了梁武帝 《碁经要略》。 １９３４ 年， 张荫

麟教授简单发表了 《碁经》 有关资料。① １９５７ 年， 向达先生在 《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

眼目录》 一文中著录 “五五七五　 碁经 （一五九） ”② １９５４ 年大英博物馆公开出售全

部斯坦因劫经的缩微胶片。 这一年， 是敦煌发现的 《碁经》 内容正式公布的一年。
１９６０ 年中国科学院以交换的方式， 获得全部英国大英博物馆的显微胶片， 我国开始有

学者研究敦煌 《碁经》。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 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其中收录刘铭恕先生所撰 《斯坦因劫经录》， 有关 《碁经》 著录为： “５５７４　 碁经一卷

说明： 计： □□篇第一， 诱证篇第二， 势用篇第三， 像名篇第四， 释图势篇第五， 碁至

篇第六， 部□篇第七。 后题之后有西域文文字一行。”③ 弥足珍贵的围棋之作历经失传

了 ９００ 余年， 总算与世人见面。 直到 １９９０ 年， 才有成恩远先生出版了 《敦煌碁经笺

证》④， 认为敦煌 《碁经》， 博大精深， 遍体玑珠。 由于成恩元先生对敦煌 《碁经》 作

了较全面的考证， 这才引得了棋界的广泛关注。
敦煌写本 《碁经》 在大英图书馆中的编号是 Ｓ􀆰 ５５７４。⑤ 原文写在一卷佛经的背面，

无撰写者姓名。 卷首已残缺约两三行， 现存本文 １５８ 行。 卷尾题 “碁经一卷”， 另有藏

文题记一行， 总计现共存本文卷 １６０ 行。 《碁经》 以 “骈文” 体裁， 处处可见对偶式的

四六句子， 全文不分段。 内容可分正文和附录两部分。 正文是指□□篇第一 （卷首残

缺， 篇名不详）、 诱征篇第二， 势用篇第三、 像名篇第四、 释图势篇第五、 棋制篇第

六、 部袠篇第七， 共计七篇。 附录是指： 《碁病法》、 梁武帝 《碁评要略》、 棋经标题、
藏文题记， 全卷现存 ２４９９ 字。

《碁经》 抄写年代， 据四川成恩远先生考评考定： “应当是北周时代。” 认为古代避

讳制度严格，⑥经文中许多不缺笔的字都不避南朝梁、 隋、 唐、 五代、 宋各诸帝的讳。
而围棋在我国对棋子的说明， 一般都以黑子、 白子相称。 但 《碁经》 中， 既不称 “黑

７３棋声沙漠戈壁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棋戏和棋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荫麟 《不列颠博物院藏中国写本瞥记》， 《国闻周报》 第 １１ 卷第 ２１ 期， １９３４ 年。
向达 《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年， 第 ２２９ 页。
刘铭恕 《斯坦因劫经录》， 商务印书馆编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 第 ２２３ 页。
成恩元 《敦煌碁经笺证》， 成都： 蜀蓉棋艺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第 ８０ 页

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 《英藏敦煌文献 （汉文佛经文献以为部份） 》 第 ８ 卷， 成都： 四

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第 ６１－６４ 页， 图版又见 ＩＤＰ 网站。
关于历朝讳例， 参考陈垣 《史讳举例》，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６ 年， 第 １２９－１５８ 页。



子” “白子”， 而称 “乌子” “白子” （见诱征篇）。 原因是为避北周太祖文帝宇文泰的

小字 “黑獭” 的讳而改称的。 《碁经》 避讳 “黑” 字， 是断定抄写年代的证据之一。
此外， 从内容上看， 《碁经》 中所涉及大都是唐以前弈棋界的情况， 从棋法、 制度、 词

汇、 术语、 甚至经文中所引证的人物故事等， 基本上限于春秋至萧梁， 无六朝以后人

名， 它都与北周时代相符合。 经文的书法， 也具有六朝人的风格， 特别是别体字也都是

六朝经卷、 碑碣中所能见到的别体字， 从地域位置来讲， 敦煌当时正是北周的领域。 因

此， 从上例考证， 基本可以推断 《碁经》 应当是北周时代抄写的卷子。 而 《碁经》 卷

子末尾附录的一行藏文题记， 也许是后人追记的题语。 据王尧先生所译是 “沙门拔氏

所书也”。 我们不能不考虑汉文碁经抄写在北周， 藏僧拔氏题记在后 （唐代） 的可能

性。 因在北周或六朝写经附加后人题记的例证， 在敦煌文献中相当多。 因此对敦煌

《碁经》 的抄写年代似乎还不能最后考定， 有待于今后学术的发展， 终究会弄清楚 《碁
经》 的抄写年代。

　 　 《碁经》 篇第一

［前缺］ 平之计 “有节便打， 使有劣形， 纵使无功， 于理不損。 前锋得胶， 宜

可侵淩， 势若己输， 自牢边境。 贪则多败， 怯则多 （少） 功”。 喻两将相谋， 有便

可取。 古人云： “不以实心为善， 还须巧诈为能”。 或意在东南， 或诈行西北， 似

晋君之伐虢， 更有所规。 若诸葛之行丘， 多能好诈。
先行不易， 后悔实难。 碁有万徒， 事须详审。 勿使败军反怒， 入围重兴， 如斯

之徒， 非乎一也。 或诱征而浪出， 或因征而反亡， 或倚死而营生， 或带危而求劫。
交军两竞， 停战审观。 弱者枚之， 羸者先击。 强者自备， 尚修家业。 弱者须

侵， 侵而有益。 己活之軰， 不假重营。 若死之徒， 无劳措手。
两生勿断， 俱死莫连， 连而无益， 断即输先。 碁有弃一之义， 而有寻两之行。

入境侵疆， 常存先手。 凡为之劫， 胜者先营， 形势输筹， 弱者不须为此。 如其谋

大， 方可救之自外， 小行之间， 理须停手。 虽复文词寡拙， 物理可依， 据斯行者，
保全无失。
《碁经》 首卷， 其意是在走棋时必须用计， 遇可断打之外， 就要及时打之， 使对手

呈现出不利的棋势。 先锋强时， 即可采用侵分的战略着棋， 形势不利时， 应先巩固自己

的阵地， 而不得贪胜。 走棋时不能温良恭俭让， 而应以 《孙子兵法》 中的： “兵者， 诡

道也”① “军以诈立” 等军事作战思想为主要思维方式； 以 《孙子兵法·计篇》 中的

“近而示之远， 远而示之近” 战术思想为指导， 注意运用声东击西的原则， 使对方不能

两顾。 本篇所云： “若诸葛之行丘， 多能好诈”， 这正是作者来自诸葛亮所施 “空城计”
的灵魂而立的战术。 本篇还以 “先行不易， 后悔实难” 来明确围棋的落子规则， 指示

棋子走过之后再不能更改， 也就是不能悔棋， 落子为定。 还指出败军重兴， 死棋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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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围棋中都不乏先例的； 要注意在险棋中求生、 求胜； 围棋每走一步都应发挥它最大

的功能和效益， 如果一子发生两用， 或既发生守的功能， 同时还发生攻的作用， 那就比

只发生单一作用的棋子好， 它有 “弃子争先” 的含义； 要注意先巩固自己的阵地， 然

后再有力回击； 争先为 “棋家之大要”， “宁输数子， 勿失一先”， 这说明下围棋时， 须

争取和保存先手的作用， 围棋竞争离不开 “争先” 两字。 以上阐述是敦煌 《碁经》 除

了在围棋理论经典贡献之外， 对我国戏剧文学故事方面提供的一项珍贵资料。①

《碁经》 这一部分的内容所涉及的均是围棋战略、 战术方面的理论与法则。 它借鉴

了 《孙子兵法》 之中的军事作战思想和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融会贯通地运用到围棋棋

法和棋艺之中。 围棋行棋的 “位” 的移动， 又是在 “时间” 中展开的， 形成了围棋特

有的时空构架。 特别是黑白双方轮流着子， 棋局也就在立与破、 限制与反限制、 包围与

反包围中， 生出无穷的变化。
　 　 《碁经》 篇第二

诱征篇。 凡碁有征碁， 未须急煞。 使令引出， 必获利多。 既被入征， 前锋必引

应子。 引征之所， 凡有六处： 二处当空， 四处当实。 乌子征白子者， 左右二相， 各

有一角。 白子既被入征在中， 使为二角。 乌子左右二相角外， 各有一空角。 白子当

此角引者， 皆得其力。 自外引者， 全不相应。 当此六处引者， 道别各有棋法。 白子

当左相空角者， 乌子必须在右相当空角去所引白子畜角对头上下两道， 任着之， 白

子还入征死。 白子当乌子左相角引者， 乌子又须在左相对自处角， 去所引白子一角

对头上着之， 对头而死。 白子若引自当左相角， 乌子在右相自当其对白子一角着

之， 还入征死。 左右各二相， 任引皆准此法。 白子引二子各自当二白角者， 乌子在

外， 皆上押二子， 入迴征之而死。 此乃引征之法， 必须评审， 思而行之。 依法为

者， 获利不少。
诱征篇其意是在征棋时， 一定先设法诱导对方把征子引， 绝不要忙于先提征子。

“诱征” 是指对方投子引征之后， 己方采取一种积极的作战方法， 使对方引征之子不能

发挥引征而取得适当的或更大的利益的目的， 同时对己方征之子也不至发生外逃的危

险。 它采取的是一种进攻性的战略。 即诱惑敌人误以为可以引征， 冒然出动被征之子，
从而付出更多的代价， 又可以减少引征处己方的损失。 本篇所谈及的征子问题， 特别是

诱征方面， 确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 迄今为止， 从未提及过的理论专述， 这充分证实，
古人在一千五百余年前， 在围棋的研究已达到了高度的学术性和科学性， 乃至今日， 也

不失为一篇有关征子内容的高水平研究。
　 　 《碁经》 篇第三

势用篇。 凡论图者， 乃有数篇。 欲说势名， 寻之难尽， 犹生犹死之势， 余力之

能。 或劫或持之碁， 自由之行。 胜者便须为劫， 而有劫子之心。 弱者先持， 而有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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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之意。 直四曲四， 便是活碁， 花六聚五， 恒为死亡。 内怀花六， 外煞十一行之

碁。 果之聚五， 取七行之子。 非生非死非劫持， 此名两劫之碁， 行不离手。 角傍曲

四， 局竟乃亡。 两幺相连， 虽幺不死。 直征反拨， 尽可录之； 花盘字征， 略言取

要。 檀公复斫， 必须布置使然。 褚胤悬砲， 唯须安稳。 直生直死， 密行实深， 将军

生煞之徒， 斯当易解。 戏中之雅翫， 上下之弥佳。 妙理无穷， 此之谓也。
　 　 本篇内容着重讨论棋图势。 文中所说的 “凡论图者”， 说明作者在撰写 《碁经》 时

是寻到了一部分的材料提供他参考。 走棋时， 遇到生死的复杂紧要关头， 必须坚持拼

搏， 不要冒然行动。 “直四曲四” 和 “花六聚五” 是关于围棋死活问题的一些基本法

则。 如梁武帝的 《围棋赋》 述： “局有众势， 多不可名， 或方四聚五， 花六持七”。 从

内容、 行文风格上， 都可以看出它源自敦煌 《碁经》 的痕迹。 而 “聚”， 是围棋术语的

一种专用名词， 古人把它用来指点破对方眼位时所团聚的棋子。 从 “非生非死非劫持”
的描写，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棋手对 “长生” 战术深刻的实践经验。 “长生” 是属于持棋

的一种 “劫持”。 而 “长生” 这一术语也是敦煌 《碁经》 中仅有。 “直征反拨， 尽可录

之， 花盘字征， 略言取要”， 这四句所说都是有关征子问题。 古人下棋时， 特别重视征

子。 征子的类别分为四种： 直征、 反拨、 花盘、 字征。 敦煌 《碁经》 中的征棋正与后

世人们的分析大致相同。 “檀公复斫……。 褚胤悬砲……。” 是指在兵法上和围棋战略

上， 从原理上来讲， 就是指围棋中所说的 “倒包儿 （到扑） ”， 也就是经文中所说的

“复斫”。 “褚胤悬砲”， 是指晋代著名棋手， 他以 “悬砲” 战术出名的。 敦煌 《碁经》
中所说的 “砲” 就是今天所说的 “投”， 或者是 “打入” 的总名。 它是褚胤最拿手的

一种战略或战术， 这也是他独特的精辟见解。 总之， 本篇详细论述了围棋的基本着法和

死活棋问题， 提及了某些已失传的术语和法式。 它实为今人弥足珍贵的资料。
　 　 《碁经》 篇第四

像名篇。 碁子圆以法天， 棋局方以类地。 碁有三百一十六道， 仿周天之度数。
汉图一十三局， 像大吕之矢月。 将军生煞之法， 以类征丘。 吾图二十四盘， 便依二

十四气。 雁须、 莵屈、 神化、 狼牙， 此则四角之能， 复隐之难也。 卧龙、 赌马、
豕、 虫、 礵枇杷、 玉壶、 神杯， 边畔之巧也。 子冲征法， 褚胤悬砲， 车相、 井蔺、
中央之善。 此皆古贤制作， 往代流传； 像体之为名， 托形之作号。 纵使投壶之戏，
未足为欢； 扺掌之谈， 岂知其妙。 所以王朝号为坐隐， 祖讷称为手谈。 尔后己来，
莫不宣用。

　 　 像名篇其意是方如棋盘， 圆如棋子， 这是敦煌写本 《碁经》 首创。 碁有三百一十

六道， 这说明， 至少在北周时期， 围棋棋盘的路线已经是十九条线， 相乘得三百六十一

道， 真如仿照周天的度数。 《碁经》 中所说的雁须、 莵屈、 神化、 狼牙是指棋势在角上

变化名称。 卧龙、 赌马、 豕、 虫、 礵枇杷、 玉壶、 井蔺是指中央棋势。 “子冲征法、 褚

胤悬砲” 反映了王子冲与褚胤都是六朝时的 “棋圣”， 他们为围棋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

贡献。 车相、 井蔺都是指棋势的名称。 像名篇第四， 其内容不但丰富， 而且还提供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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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已失传的棋势资料。
　 　 《碁经》 篇第五

释图篇。 依寻略者， 指示廊落教人， 欲得为能， 多修图势。 图者， 养生之巧，
大格之能。 喻若人住牢城， 贼徒难越。 势者， 弓刀之用， 皆有所宜。 破阵攻城， 无

不伤煞。 此则先人之巧， 智士之威。 遂使似死更生， 如生更死。 多习有益， 数学渐

能。 不业图势， 解而难巧也。 譬如温书， 广涉自达人才， 诸子博通三隅自反， 生而

知之者， 故不自论。 非周孔之才， 终须习此。
此篇名为释图势， 可以推测知原本图像都有释文， 也就是图势的下法。 而本篇内容却

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图势， 而是强调图像的重要性。 本篇所述了图势的重要性和围棋的下

法， 认为棋手必须多修图势。 提出了 “多习有益， 数学渐能” 的教育原理， 指出 “温书

广涉” 达到专与博的结合， 提高思维能力。 并还提到棋手须具备举一反三的广博才能。
　 　 《碁经》 篇第六

棋制篇。 凡论筹者， 初捻一子为三筹， 后取三子为一筹， 积而数之， 故名为

筹。 下子之法， 不许再移， 名之不举， 君子所尚。 凡获筹， 有持者， 必须先破求。
取局子仃， 受饶先下者输。 纵有多子， 理不合计。 凡炮碁者， 不计外行。 有险之

处， 理须随应所无； 不问多少， 任下皆得。 古人云： “炮碁忿”， 君子是以不满其

三， 此则缘取人情， 谓之言也。 凡碁斗劫者， 应所不问。 先有契约者， 勿论。
此篇的主要内容是 “论筹”， 以及涉及到围棋中的一些重要规则。 古代围棋和其它

博戏的胜负都以筹来计算。 “筹” 是古代的一种计数工具， 它的形制， 大都以竹或木削

成， 它的长度、 宽度， 在不同场合不尽相同。 《汉书·五行志》 载： “筹， 所以记

数。”① 《碁经》 中的说法 “初捻一子为三筹”， 不是说一子等于三筹， 仍是每捻一子得

一筹。 也就是三盘两胜制。 每胜一局， 得一筹， 捻一子以记数， 这样就可以知道谁胜谁

负。 下子之法， 不许再移， 古文献中载： “落子无悔大丈夫”。 不许悔棋， 乃是围棋所

规定的棋规。 “两溢” 和 “仃道” 是指如何判胜负的规定， 还指出着棋时， 不能忿怒。
最后还提及到有关斗劫的规定。

“部袠” 一词， 从汉、 魏、 六朝、 唐宋一直到明清， 学者们习用的一个典雅词汇。
袠的异读是 “帙”， 也就是说 “袠亦作帙”。 袠只是 “帙” 的早期写法， 它的读音也和

“帙” 相同。 而 “部袠”， 即后世所说的 “部帙”。
　 　 《碁经》 篇第七

部袠篇。 余志佟 （修） 碁法， 性好手谈。 薄学之能， 微寻之巧。 凡名势者，
分为四部。 部则四篇， 而成中失， 乃集 《汉图》 一十三势， 《吴图》 二十四盘， 将

军生煞之能， 用为一部。 乃集杂征、 持趁、 赌马、 悬砲、 像名余死之徒， 又一部。
非生非死， 劫持自活犹生之徒， 又为一部。 花六、 聚五、 直、 持， 又为一部。 依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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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理， 搜觅所知， 使学者可观， 易思易解。 虽录古人之巧， 不复更寻。 依约前贤，
粗论云尔。 未取用斯为好， 唯以自戒于身， 岂或流传， 以备亡也。
本篇内容意在 《碁经》 作者十分喜好围棋， 立志要从事棋法的著述和整理、 研究

等工作， 并收集了各种棋势， 把这些棋势分门别类， 归为四大部， 每一部又选集了四

篇， 把它们编整为一部成帙， 论述了编著的经过， 资料的收集、 以及编著目的等， 并提

出 “岂或流传， 以备亡也” 的愿望。 以上是 《碁经》 的正文， 共七篇。

二、 敦煌遗书 《碁经》 中的 《碁病法》

它应该是围棋经典论述中的一篇佚文。 《碁病法》 也许是 《碁经》 的一篇附录。
《碁病法》 中所谈的确实都是棋病。 如它所述的什么 “三恶” “二不详” “两存” “二
好” 等术语， 对我们来说， 却是陌生的。 这些材料， 对围棋史来说， 确是弥足珍贵的。

　 　 碁有三恶、 二不详。 何谓 “三恶”？ 第一， 傍畔萦角。 第二应手鹿鹿。 第三断

绝不续。 傍畔萦角， 他子在内， 形势须大， 出境宽假。 欲于内下子， 敌势已壮， 营

活三四， 急何能破敌也？ 数行入内， 便相连接， 形势常令不绝。 计投下子， 常须两

坚： 一， 自取出境； 二， 觅敌人便。 若应他手， 他常得便， 自取其宜也。 子后， 即

输他局。 若其断绝， 即为两段， 不可并救。
上述内容其意是在论述了围棋的 ４９ 种棋病。 其中， “三恶” 指的是棋手非常平庸，

居 “俗手” 之列。 围棋的二不详则是： 下子无理， 任急速。 救死， 形势不足。 这些毛

病的特点是 “失度” 和 “草率”。 “傍畔萦角” 是指边、 角、 腹的关系。 在 《棋经·杂

说篇》 中述： “夫棋， 边不如角， 角不如腹。” “傍畔” 的害处很多， 沿边而走， 虽得其

生者， 败。 也有说： “七子沿边活也输”。 这都可以为三恶中的 “傍畔萦角” 作注释。
而 “使相连接， 形势常令不绝。” 这是指围棋的基本战术之一。

何谓二不详一谓， 下子无理， 任急速。 二谓救死， 形势不足。 夫下子皆须思量， 有

利， 然后下之。 不得虚费棋子， 致失方便， 得乍两眼形势， 有五三子者， 必不可救， 慎

勿救之。 设令方便， 得乍两眼， 形势大镜， 并属敌家。 兵书云： “全军第一”。 碁之大

体， 本拟全局。 审知得局， 然后可奇兵异讨， 掳掠敌人。 局势未分， 以救五三死子， 复

局倾败， 有何疑也。
碁有 “两存” “二好”。 何谓两存？ 一者， 入内不绝， 远望相连。 二者， 八达四通，

以惑敌人。 凡所下子， 使内外相应， 子相得力。 若触处断绝， 难以相救。 若下子无敌家

之内， 无得出理。 此谓无力掬虎口， 自贻伊威。 若发手觅筹者， 轻敌多败。 此谓王孙龟

镜， 秦师亡类。 夫谓下子， 慎勿过深入， 使子后于敌人之手， 深入无救， 必败。 若败，
深入旁敌， 其死交手。 此谓秦蹇叔送三子， 知亡欲崤之类。 必须斟酌远近， 内外相及，
万姓之功： 全矣。 “二好” 者， 无力不贪为一好； 有力怯弱必少功。 此须斟酌前敌， 使

子不虚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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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点是谈相互连接， 不要过于深入敌地， 并规劝棋者轻敌必败之连。 再提到下子

“勿过深入， 深入无救， 必败。” 所以下围棋时， 一是不能贪胜， 入界宜缓。 《碁病法》
是 《碁经》 的附录。 它是 《碁经》 全卷中所占篇幅最长一篇。 《碁病法》 的确都是下

棋的棋病， 它的理念、 内容也可见于其他典籍。

三、 敦煌遗书 《碁经》 中的 《碁法》

《碁法》 应该是梁武帝所作， 因它的内容， 文章风格， 用字用词都和 《围棋赋》 有

很大的相似处。
　 　 夫碁法本由人心， 思虑须精， 计算须审。 所下之子， 必须有意， 不得随他下

讫， 遂即下。 初下半己前， 争取形势。 腹内须强， 不得傍畔萦角， 规觅小利， 致失

大势。 即分， 须先看局上、 周边、 于审最急下处， 先手之下， 不得输他先手。 一两

子已 （以） 下及十子已 （以） 上， 必为救之， 致失局势， 及被驱逐， 至于讫竟虽

活， 只得二眼。 必须斟酌更有形势道数利胜者， 便即弃之。 俗话云： “碁有弃一

义”。 又不宜过贪， 专规煞地， 使棋势多节， 反被斫截， 分为二处， 俱难可救之。
又不得过怯， 专自保守， 径即输局， 所谓怯者少功， 贪者多亡。 又碁之体， 专任权

变， 赢兵设伏， 以誆敌人， 或输其少子， 取其多利； 或觅便为劫， 以惑敌人。 不得

旬旬， 徒为费子之行。 为劫之体， 须计多少， 然后为之。 作劫之时， 先从大者作

之， 不得从小， 他不应人。 若作劫应， 自非觅筹不须也。 若作劫， 输子少， 得道利

多， 作之。 在局常行竖一拆一， 竖三拆二， 竖三拆四， 竖四拆五， 即得不断。 又急

挤漫角， 反被斫眼孔。 如此之徒， 皆须精熟。
本文主要综合列举了 １２ 条较重要的围棋法则。 要求着棋必须精细思虑， 要重视每

一子的攻守作用。 强调围棋必须要争先， 要戒贪， 不能机械地着棋， 要灵敏思考地着

棋， 并要讲究 “权变”。 不要冒然、 作劫， 必须在劫材多的条件下才能作劫。 而 《碁
法》 中所说的竖四拆五等， 是围棋史上最早应用的法则。

四、 梁武帝的 《碁评要略》

梁武帝萧衍 （４６４－５４９）， 他在围棋史是位卓越贡献的人。 他极力提倡围棋竞技，
他不仅组织了全国性的 “品棋” 工作， 同时还写了几部专著来论述围棋。

《碁评要略》 全篇共节录了五个部分：
第一， 碁的根源， 以带生为先。 第二， “年均四等” 论。 第三， 略道依傍将军， 又

先争彼此所共形处。 第四， “先行” 论， “宁我薄人， 无人薄我。” 第五， 笼罩局上， 以

为阵势。 成则攻也。 这些围棋法则， 在大多数棋经中没有提及， 其中有几条非常重要。
如： “年均四等” 论， 它的内容就是今天日本棋界所说的 “见合之点”。 说明这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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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１５００ 年前， 我国梁武帝在 “年均四等” 论中已创立。
　 　 碁之大要， 当立根源， 根源之意， 以带生为先。 根元既同， 引以陵敌， 则我意

境而敌人惧也云尔。 凡争地较利而年均四等者， 应化方彼我所获多少， 若我获有

宜， 虽少必取， 彼得相匹， 虽可大遗。 凡略道， 依傍将军， 又先争彼此所共形处。
将军为柱石， 又如山岳。 是以须先据四道， 守角依傍。 彼基虽小， 而不活形， 得不

足以益我， 死不足以损我， 若营攻击， 容或失利云尔。 凡行， 便既击手， 而先彼

累， 弥宜译慎。 谨寻先行之元无可择， 又置其尤。 “宁我薄人， 无人薄我”， 此先

行之谓也。 凡行， 多欲笼罩局上， 以为陈势， 成败功也。 大行粗遍， 当观形势。 天

使失局也。 观察既竞， 挥彼孤弱者， 当击之。 此有孤弱， 当生救之， 彼见孤弱， 我

势自强也。
《碁评要略》 主要论述了围棋的渊源， 围棋的目的是要求先稳定自方， 然后才取胜

对方。 “年均四等” 者是指围棋盘上可以对称、 四分区域， 以象四时。 四时是指春夏秋

冬。 围棋上的地域， 可以对称平均为四个相等的区域。 要计算敌我所占地域究竟各有多

少， 并强调了积极战斗的精神。 围棋作战， 以攻守兼备为主， 并要着着求先， 主动争

先， 还要积极构成强大外势攻击对方。
《僧跋题记》。 最后一行是古藏文题记， 译意为僧 （或沙门） 拔 （氏） 题记， 是由

一个名叫 “拔” 氏的僧人在看了 《碁经》 以后所写的题记。
总之， 敦煌 《碁经》 的价值不啻为围棋的经典， 它可以说是一部法则性、 竞技性、

哲理性很强的理论著作。 其本质是理论与文化的高度统一。 分胜负， 所以它具有竞技的

属性， 这也是围棋的本质。

五、 敦煌莫高窟壁画文献中的棋图和

寿昌古城遗址出土的唐代围棋子

　 　 １􀆰 敦煌壁画和文献中的弈棋图

五代第 ６１ 窟西壁 《佛传故事》 屏风画第 ２１ 扇绘有悉达多太子弈棋图； 宋代第 ４５４
窟东壁 《维摩诘经变》 中绘有两人席地对弈的生动场景； 五代榆林窟第 ３２ 窟北壁绘有

两人正进行弈棋。 此外， 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藻井、 龛顶、 窟顶等处， 绘有棋格雁衔璎

珞、 棋格千佛棋团花等图案。 如初唐第 ６７、 ７８、 ３２８ 窟； 盛唐第 ２３、 ２５、 ２７、 ３８、 ４６
等窟； 中唐第 ７、 ９２、 １１２、 １５４、 ２２２、 ３５９、 ３６０ 等窟； 晚唐第 ８、 ９、 １２、 １４、 ２９、 ９４、
１０６、 １４２ 等窟； 五代第 ６、 ２２、 ３５、 ９９、 １００ 等窟。

敦煌遗书 Ｓ􀆰 ４５７１ 《维摩诘经讲经文》 中曰： “若至博戏处， 辄从渡人。” 其意思是

维摩诘经常到下棋处， 借观棋之机说法度人。 这反映了佛门僧人， 在参佛中可以行棋，
认为佛中自有棋意。 Ｐ􀆰 ２７１８ 《王梵志诗一卷》 曰： “围棋出专能。” 说明弈棋必须具有

专门的思维能力， Ｓ􀆰 ５７２５ 还记载了 “玉女降， 帝与之围棋甚娱” 的故事。 Ｓ􀆰 １０２ 《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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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还提到僧人 “不得樗蒲、 围棋”。 敦煌壁画和遗书中的弈棋， 为我们研究围棋的发

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２􀆰 寿昌古城遗址出土的唐代围棋子

寿昌古城遗址在敦煌市的阳关镇。 １９８０ 年， 敦煌市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在寿昌遗

址发掘出土了 ６６ 枚围棋子， 其中黑色 ４１ 枚， 白色 ２５ 枚， 质地多为花岗岩石制成， 棋

子形状呈圆饼形， 中间凸起。 直径为 １􀆰 ２ 厘米， 重量为 １２ 克左右。 根据 《通典·食货

典六》 记载： “天下诸郡每年常贡， 按令文， 诸郡贡献皆尽当土所出。 ……敦煌郡贡碁

子二十具。”① 唐高祖李渊曾下诏书要求全国各郡贡品中， 敦煌郡需进贡围棋子二十具。 又

据 《唐地志》 记载： “都四千六百九十， 贡棋子。”② 说明敦煌距长安的距离以及敦煌每年

向唐代朝廷上贡棋子二十具。 如果每具按当时 １９×１９ 道围棋格局布子， 需要棋子 ３６１ 枚，
二十具就是 ７２２０ 枚了。 围棋子在唐代是手工磨制， 加工这么多的围棋子工匠在作坊必须

花很大的精力和功夫， 尤其是上进贡品更得精细加工。 因此， 敦煌寿昌所制作的贡棋子，
一直在京城长安享有盛名。 敦煌博物馆、 阳关遗址博物馆都藏有唐代寿昌生产的围棋子。

结语

敦煌 《碁经》 提供了早已失传的围棋古图谱的记载和围棋史料。 并提供了不少以

往围棋文献记载中， 从未提到过的围棋学理原则， 战术战略， 棋法法则和术语等， 以及

兵家的作战思想运用到围棋上来， 以兵论棋。 从秦晋之战直到三国之战等， 作者把他们

都作为围棋战略理论的注脚来运用。 敦煌 《碁经》 的作者， 处处以兵家的理论、 兵法

的战略战术来研究和撰写围棋， 精辟地论述了下围棋要用智慧、 要敏捷灵活， 才能立于

不败之地。
敦煌文献 《碁经》 的出现， 改变了北宋关于张拟 《棋经十三篇》 是中国围棋现存

的最早资料之说， 证实了张拟 《棋经十三篇》 与敦煌文献 《碁经》 之间的传承和发展

关系。 敦煌 《碁经》 提供了 《棋经十三篇》 中所没有的若干原理、 原则、 战略与战术。
并记载了已经失传的古代弈棋制度和棋法。 同时， 敦煌文献 《碁经》 的论述， 证实了

１５００ 余年前， 我国的体育科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并也有了较

全面的竞技法则。
中国围棋讲究棋道与天地之道、 人道联系在一起， 便构成了 “道” 的话语； 而对

围棋的战术和战略及其棋理， 便构成了 “术” 的话语。 尤其是敦煌文献 《碁经》 中着

重体现了围棋的 “术”。 敦煌 《碁经》 共分七篇。 第一篇， 主要阐述围棋的基本要领和

法则， 还涉及声东击西， 弃子得利的各种战术、 战法； 第二篇 《诱征篇》 专门论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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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子之法； 第三篇 《势用篇》 论述了各种 “势” 的运用， 即一些具体的死活和对杂图

形， 如 “直四曲四， 便是活碁。 花六聚五， 恒为死亡”； 第四篇为 《像名篇》； 第五篇

《释图势篇》 论述图与势的关系和复图打谱的重要性。 强调 “图” 与全局作战的关系。
而 “势者， 弓刀之用， 皆有所宜”， 经常打谱， 熟悉各种图势， 乃是提高棋艺的途径；
第六篇 《碁制篇》， 叙述围棋的规则和计算输赢的方法； 第七篇 《部袠篇》 作者自述

“性好手谈”， 阐述将棋势分为四部的标准和内容。
敦煌文献 《碁经》 既重视全局， 又揭示了局部战法的要领， 可说是唐以前围棋的

一次全面总结。 棋论， 它 “不以实心为善， 还须巧诈为能” “又棋之体， 专任权变”，
可谓深得棋之精髓。 梁武帝的 《碁评要略》 的发现， 是围棋史上的重要论著， 是弥足

珍贵的资料。 碁病法被 《碁经》 抄写者附录在 《碁经》 背后， 它可能是一种注释性的

附录。
在我国西陲敦煌地区开展的围棋作为一种游戏， 既是竞技， 又是艺术。① 而竞技的

本质在于竞争与征服， 它是人的攻击性冲动的一种变相的满足。 围棋的竞技特征， 便是

战争的游戏化。 它为人类的攻击性欲望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渠道。 这种棋盘上的攻城略

地， 常常给人带来不尽常的愉悦。 自由、 和谐、 非功利、 表现等， 则使围棋成了一种艺

术。 而 “气势” “虚实” “动静” “神逸” “和谐” 等范畴却构成了围棋是一种艺术精

神， 是一种文化围棋与艺术相通， 而围棋又是一种文化和竞技性游戏， 是一种对话性艺

术， 弈境与艺境相通。 以 “气” 为本， 以 “入神” 为上品， 虚实相生， 动静统合、 冲

突中的和谐， 它构成了围棋的艺术境界。
围棋的思维既与中国传统艺术思维相通， 又体现了一种逻辑分析思维， 所谓技进乎

道， 棋又不仅仅是胜负之物了。 围棋是一种艺术， 也是一种哲理， 反复争棋的输赢， 其

目的是从中领悟建立和谐之道。 和谐相依， 方成棋局， 这也是围棋所追求的境界。 围棋

还注重 “人道”。 孔子构建了一套 “仁礼合一” 的思想体系。 《论语·述而》 云： “志
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 而葛兆光在 《中国思想史》 论述了推寻仪礼的价值

本原， 进而寻找 “仁”， 即遵守秩序、 尊重规则的心理与情感的基础。②

围棋， 因为其竞技性， 终于流落到体育中， 而丧失了 “艺术的身份”。 而中国围棋

话语， 在 ２０ 世纪由传统到现代的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 也开始了转型， 尤其是在全球

化的今天， 围棋的 “区域性话语” 日益被 “全球性话语” 所取代， 而围棋这门智慧性

体育， 也逐渐成为一项世界性的竞技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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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何云波 《弈境》，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９７ 页。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４７ 页。


